
张锡纯外感热病学术思想初探

李旭鹏１　赵兰才２＊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台港澳中医学部，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１１号，１０００２９；

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通讯作者：ｌａｎｃａｉｚ＠１６３．ｃｏｍ，（０１０）６２８６７５８６

［摘　要］　张锡纯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他融会新知，衷中参西，在内、外、妇、儿各科都多有建树，尤其对外感热病诊治用

药诸方面皆有创新发明，对热病病因，详审内外因，重二者的结合；治疗上重视培护正气，时刻以祛邪不伤正为念；理论上发皇
《黄帝内经》《伤寒论》旨意，融合伤寒与温病学说并多有独到见解；临证组方，师古而不泥古，推陈出新，并吸收运用西医药的新

成果，大胆创立了诸多垂范后世的新方，不少新方是中西药合方；对中西药物经实践验证，留有发明、解说和用药案例，他的治

法、医论、药物解等学术思想都值得深入发掘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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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中医学大家，中西医汇通学
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精研医理，衷中参西，实践求
真，发明创新，在伤寒、温病及药物等学科有卓越建
树，对外感热病，寻外因更强调内、外因的结合；治疗
上重扶正，以祛邪不伤正为念；理论上发皇《黄帝内
经》旨意，融合伤寒与温病学说并多有创见；临证组
方，师古而不泥古，推陈出新，用药颇具心得，现对张
锡纯在外感热病方面的学术思想归纳以下。

１　详审病因，重内外结合
行医之道，贵于能识本源。如医者不能审明病

因病机，即使用药皆遵《神农本草经》，也难以取效，
甚至会延误病情、陨人性命。张锡纯深谙此理，非常
重视审辨病因病机，如《医学衷中参西录·复相臣哲
嗣毅武书》中所述：“一证之随时跟变，始终原不一
致，贵以吾人之精神息息与病机相处。若少涉粗心，
不能细审病机，即可误人性命”［１］７２２。张锡纯著作中
所录制的每一医案必先列病因，详述患者发病经过，
进而推演其病机，最后罗列方药。对病因病机的审
察可谓细致入微、慎之重之，既细审外因，又重视内
因，强调内因的主导作用，重视内外因结合致病在发

病中的重要性，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载刘氏少阴温
病案，患者发热，脉细微，精神昏愦，闭目蜷缩，烦人
言语，张锡纯认为，病因为内蕴实热、冬伤于寒，加之
冬不藏精，肾阴素亏，寒伏于三焦随春令阳回而化
热，且乘精亏不藏而窜入少阴，致肾阴心阳不能相
济，成“热邪深陷，气化隔阂之侯”，用坎离互根汤加
减（石膏、野台参、生地黄、山药、玄参、沙参、甘草、鲜
茅根）治之而愈［１］８５１－８５２。又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载
一妇人得温病，咽疼，舌强直，心中热且渴，饮水不
止，但脉竟沉细异常，肌肤亦不发热。温病多受于
冬，至春而发，其病机自内向外，此妇人之脉竟沉细
异常，乃因病机郁而不能外达之故，若医者要以其脉
沉细而不敢用凉药，必然误事，故张锡纯舍脉从证而
以寒解汤（石膏、知母、连翘、蝉蜕）加减治之［１］２１６。
此等审因辨证仔细，药证相应之医案，于其著述中
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其对详审病机，内外因结合的
重视。

２　培护正气，扶正以祛邪
人之身与天地相应，天地之间，凛乎正气，人之

性命禀于正气。“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

念和生理病理学概念，对打破古今过于注重研究体
廓神脉的陈式，应用经络全面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
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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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必虚”。故人身必因阴阳失和，正气动荡，邪所伺
以入，病乃由生。张锡纯深刻领会《黄帝内经》原旨，
临证莫不重视正气，细辨阴阳所虚之处，用药调理阴
阳，培护正气，扶正以祛邪，虽诊治外感疾病也多佐
扶正之品，如《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言：“无论是春
温还是风温，如兼有阴虚者，当发其表，皆宜佐之滋
阴之品，峻补真阴，济阴以应其阳……”［１］１９７。在运
用汗法疗以温病时，独树“阴阳和而后有汗”之论，曰
“人身之有汗，如天地之有雨，天地阴阳和而后雨，人
身亦阴阳和而后汗”。
张锡纯培护正气以驱外邪的理念贯彻于外感热

病治疗的始终，如治疗太阳表虚有汗的桂枝汤证，张
锡纯主张在桂枝汤基础上加黄芪、防风、知母而成加
味桂枝代粥汤，认为桂枝汤证既因大气虚损，致卫气
漫散，邪得越卫而侵营，故于服药之后，即啜热粥，能
补助胸中大气以胜邪，兼能宣通姜桂以祛邪，……加
黄芪升补大气，以代粥补益之力，防风宣通营卫以代
粥发表之力。对少阴伤寒始得脉沉腹痛者，在运用
张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时加温暖补益之品，如熟地
黄、山药、山萸肉、干姜、丁香等，由此可见，张锡纯可
谓参透“正虚邪乘”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深意
者也。

３　发皇古意，理法贵创新
历代大医莫不以《灵枢》《素问》《伤寒论》《神农

本草经》为师，力求医道精进。张锡纯于中医之途，
对古人所传，有所依循，药学遵《神农本草经》，医理
遵《黄帝内经》《伤寒论》，但他以实事求是、去粗存精
的态度传承医术，每立一方，每用一药，莫无不详加
考证，临证细心体会，如对石膏经考证和临床验证，
认定煅用则失去寒性，不可用于热病，欲用于热病必
须用生石膏，且可以研末吞服，对外感实热重证欲求
速效须放胆重用，张锡纯称其疗效奇佳，“直同金
丹”。
张锡纯精研《黄帝内经》，验之临床，有所感悟，

创立了“大气之论”。大气者，天一生水，脏系命门，
少火生气，息息萌动，乾元资始之气，合水谷之气，至
胸中，独名大气，能撑持全身，为诸气之纲领；若有受
外感，病情日久，耗损真阴，肾不纳气，或用药不当，
过用疏泄破气之品，亦能成为大气下陷之危证；如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录之医案［１］８４５，患者因惧其
母谴谪，又受外感，而成温病；温邪本就耗气伤阴，再
加上惧其母谴谪，《黄帝内经》有云：“恐则气下”，“惊
则气乱”。故成温病而兼大气下陷之证，其治疗以白

虎加人参汤为基，以生地黄易知母，山药代粳米以扶
阴，山萸肉以救气分之上脱；随后更以升麻、黄芪、沙
参、麦冬等升补气分，而使患者痊愈。
张锡纯运用“天人合一”、“阴平阳秘”理论于外

感热病诊治中，创造性地阐发了《黄帝内经》旨意，其
论述可补偏救弊，其治法可垂范后世，如对《黄帝内
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他结合天人合一的理论进行阐述，条理分明，令人耳
目一新，认为“冬令严寒之气为寒水司天之正气，特
其气严寒过甚，或人居处衣服欠暖，或冒霜雪而出外
营生，即不能御此气耳”，感而即发者为伤寒，感而不
能即病，邪气潜伏于三焦脂膜之中，阻碍气化之升降
流通，暗生内热，至春回阳生，触发其热，或更薄受外
感以激发其热，热则内发而成温病；“冬不藏精之人，
必有阴虚，所生之热积于脏腑，而其为外感所拘束而
发动，与内蕴实热者同也”；“冬不藏精者，其肾脏虚
损，伏气乘虚而窜入少阴，……其热郁于中而肌肤却
无甚热，其在冬令，为少阴伤寒，即少阴证，初得宜治
以黄连阿胶汤者也，在春令即为少阴温病，而愚治此
证，恒用白虎加人参汤，以生地黄代知母，生怀山药
代粳米，更先用鲜白茅根三两煎汤以之代水煎
药”［１］６１３。对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者，运
用熟地黄、阿胶等大补真阴之品，加鸡子黄增少阴之
液，助少阴之气上达，而使内陷之邪热外透，而立清
补少阴之法门；对阴虚内热患者，师《周易》泰卦，采
天地交泰之意，创知母、黄芪药对以清虚热。
张锡纯对不合医理的学说大胆提出异议，如对

解释桂枝汤证的“营分虚损即与外界相感召”及方有
执提出的太阳病“风伤卫”、“寒伤营”之说予以纠正，
认为“人之营卫，皆为周身之外廓，卫譬则郭也，营譬
则城也，有卫以为营之外围，外感之邪，何能越卫而
伤营呼？盖人之胸中大气，息息与卫气相关，大气充
满于胸中，……捍御外感，使不得着体，即或着体，亦
止中于卫，而不中于营，此理固显然也，……究之，风
寒原不相离，即系伤风，其中原挟有寒气，若但中于
卫则亦能闭汗矣，故所用桂枝汤中，不但以祛风为
务，而兼有散寒之功也”［１］６５９。
鼠疫之病，无论西医、中医并无特效治法，张锡

纯于临床察觉，患鼠疫症之初起者，心莫不烦躁，脉
细微且数兼迟，精神颓败异常，目闭神昏，口舌发干
且舌无苔如镜，其人咳嗽咽痛，肺燥之极，可至腐烂
呕血，正与少阴热证之重者同。有鉴于此，张锡纯从
少阴病黄连阿胶汤变通出少阴清补法，创立了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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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根汤（生石膏、玄参、生淮山药、甘草、野台参、鲜白
茅根、生鸡子黄），治疗肺鼠疫症，取得较好疗效。对
肺痨，西人、东人皆视为至险之症，张锡纯临证４０余
年，治愈此病甚多，经其悉心研究，将肺痨治法分为
自肾传肺者、自肺传肾者及肺肾交病而累及脾胃者
三类，其治疗分别以大滋真阴为主佐以清肺理痰、清
肺理痰为主佐以滋补真阴和肺肾双补兼顾脾

胃［１］３３。
由此可见，张锡纯于古人治法不单有所遵，更有

发挥；其于医理也多有创新，实为难能可贵。

４　组方尚简，用药多发明
用药者如之用兵，用兵之道不在多少，在勇与

精。张锡纯临证疏方，向来崇尚精简。就其著述《医
学衷中参西录》全书所罗列之临证诊疗药方而言，所
用药味鲜有多于十五者；张锡纯认为，临证用药，需
以能对症、能医病为主，若药味繁多错杂，非但如有
幸治愈难究系何药之功，更难验药力之实际。其在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述及：“医家常用之药，愚恒不
用，其不常用者，愚恒喜用。盖用药以能治病为宗旨
……”［１］４５７，所用之药皆为其有所领会之品，其用药
之体会亦多有发明，如他用白虎加人参汤，恒以玄参
代知母，生山药代粳米，取其滋阴生水，调补少阴之
意，如《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温病兼劳力过度之医
案［１］８５９，案中患者因脏腑间先有积热，后因劳力过度
肝肾阴分受损，又遭外感所袭，故张锡纯即以白虎加
人参汤，易以玄参代知母，生山药代粳米，因“玄参色
黑，味甘微苦，性凉多液，为清补肾经之药，又能益肾
水以滋肝木”，以之代知母可滋肝肾，清虚热，达到于
退热中兼扶正气之效。
张锡纯组方用药也贯彻着衷中参西的思想，吸

取当时西医学的成就，大胆组方，创立了诸多中西药
合方，如石膏阿司匹林汤、馏水石膏饮、甘露清毒饮
等，前者只石膏与阿司匹林相伍，治疗外感热病，猩
红热、痧疹等见周身壮热口渴、苔黄、脉洪滑者，认为
阿司匹林之原质存于杨柳树皮浸液中，味酸性凉，最
善达表，可为透发痧疹之无上妙药，其凉散之力尽透
于外，化作汗液而不复留中，阳明胃热未成腑实者亦
可用；馏水石膏饮即前方加甘草，用蒸馏水煎药，治
疗胸中先有蕴热，兼外感温邪，胸中烦闷异常，喘息，
脉浮洪有力，舌苔白而未黄者，属于外感风寒者，可
加麻黄而去阿司匹林。甘露清毒饮为石膏阿司匹林
汤加鲜茅根而成，张锡纯称此方“药力不亚于羚羊
角，且有时胜于羚羊角”，适用于瘟疹高热恶寒，咽喉

疼痛，心中发热者。他创新性地用中医的性味归经
和产地特征解释西药的药效，如对西药鸡纳霜，他认
为用鸡纳树皮熬炼成霜，其树生于南美洲，炼霜以其
皮金黄者为上，制以盐酸名盐酸规尼涅，其性尤凉，
为其为树皮之液炼成，故能入三焦外达腠理而发汗，
三焦为少阳之府，故又能入胁下搜剔疟邪之根蒂也。
张锡纯对药物的发明多见于他的“药物”一章

中，对７９味中药逐一详解，引经据典又结合临床体
会，丰富和发展了中药学的内容，如对石膏一药，他
认为“其性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为清阳明胃
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其退热特
点是“逐热外出，是以将石膏煎服之后，能使内蕴之
热息息自毛孔透出，……具有发表之性，以之煮汤又
直如清水，服后其寒凉之力俱随发表之力外出。”薄
荷，原为温病解表最良之药，张锡纯经考证认为，“薄
荷古原名苛，以之作疏，不以之作药，《神农本草经》
《名医别录》皆未载之，至唐时始列于药品，是以《伤
寒论》诸方未有用薄荷者”，张锡纯巧将麻杏石甘汤、
大青龙汤之麻黄改为薄荷，用治疗温病，认为“薄荷
味辛，气清郁香窜，性平，少用则凉，其力能内透筋
骨，外达肌表，宣通脏腑，贯串经络，服之能透发凉
汗，为温病宜汗解者之要药”，而提出“温病发汗用薄
荷，犹伤寒发汗用麻黄”之妙论。再如寒温外感诸
症，大病瘥后不能自复，虚汗淋漓，甚至势危欲脱，发
明山萸肉之用，以之代参、术、芪敛汗救脱，认为“山
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振作精神，固涩滑脱，
因得木气最厚，收涩之中兼具条畅之性，故又能通利
九窍流通血脉……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其补益
气分之力远不如参，而其挽救气分之上脱则远胜于
参，恒因肝之疏泄过甚而上脱，重用萸肉以敛肝使之
不复疏泄，则元气之欲上脱者即可不脱”。由上可
察，张锡纯临床组方崇简，用药贵精，多发古人所未
发，遗高论于后世。
张锡纯于西医东渐之时，不但将中西医博采兼

收，并且实践求是，精研创新，在外感热病因证论治
等方面无不有所发明，于药性的体会和活用更胜于
古人，其所发明之论、之方，至今留传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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